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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各位同學早！」（台下學生騷動） 

「好啦，各位同學，雖然我是個娘炮，但還是請大家聽我說個話好嗎？」 

（以下省略） 

 

以上這段對話，發生在 2013 年 1 月 9 日上午朝會時間。當時我的行政工作是學

務處社團活動組長，正有重要事項要跟同學們宣導。擔任老師的夥伴們都知道，朝會

時間，台上師長們口沫橫飛地說，但台下學生難免躁動。 

 

當我拿到麥克風的時候，已經快到第一節課上課時間了，學生早已按捺不住。簡單打

完招呼後，沒想到這群大孩子們居然不理我！老師大概是全天最需要眼神關注的人了

吧！於是，我很自然地像是平常跟幾位熟識的朋友、學生請託一般，說了「好啦，各

位同學，雖然我是個娘炮，但還是請大家聽我說個話好嗎？」。這時候，台下的師生

們突然靜下來，接著此起彼落的笑了出來。待我再請大家冷靜後，順利地把當天要交

代的事情說完了。 

我走下台後，當時的學務主任、學校教官等，或許也是習慣了平常的我，拍拍我的肩

膀，大家相視笑了笑。 

 

「哲夫，你怎麼這樣說？哈哈！」 

「哲夫，你很勇敢耶！」 

 

這些話，是我的同事們那天給我的回應。（當然也有「哲夫，你瘋了嗎？」搭配綜藝

節目般笑聲的回應。）當天晚上，我心想，這也是個不錯的機會教育。 

於是我將這件事情寫成一篇短文，放在 Facebook 上，因為業務而開的粉絲專頁上，

跟同學們分享自己對於「性別特質」及「尊重差異」的想法。這篇文章意外地獲得一

些迴響，同學、家長、同事、甚至教育界的夥伴，給予這篇短文一些正面的評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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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你來聽我的故事 
 

我的成長故事雖然也有些波折，但比起許多因性別氣質與社會期待不符，而造成嚴重

心理疾病、甚至意外 / 被迫結束生命的那些人們來說，我是幸運撐過去的一族。而

現在身為一名學校老師，我希望有更多的孩子，能夠在師長、同儕的支持下，別讓

「不一樣」阻礙他們的成長，而是讓「不一樣」成為他們的養分。 

 

Cass（1979）所提出的性別認同形成模式（Sexual Identity Formulation, SIF），以人

際一致理論（Interpersonal Congruency Theory）為基礎，提出男同性戀者在性傾向

認同上的六個階段，分別為認同困惑、認同比較、認同容忍、認同接受、認同驕傲、

認同綜合等。回顧我個人的在性別氣質上的發展，似乎也符合這樣的歷程，因此在此

援引該理論與各位分享我的故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分法的性別角色建構 
 

「娘娘腔」、「娘炮」、甚至是「gay 炮」等用詞，常在校園中出現，用來指稱陽

剛特質較弱、陰柔氣質較強的男性。 

這些男性在內在特質與外在形象方面，具有情感細膩、注意穿著、體態斯文、音

頻較高、女性友人較多的男性等特質（黃珮茹、林烘煜，2011）。 

然而，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，由於性別刻板印象的根深蒂固，男性被賦予了陽

剛氣質，在強迫性異性戀機制（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)、厭女主義

（misogyny）、恐同症（homophobia）三要素交織下，陽剛氣質表現在歧視女

性、娘娘腔、同性戀的行為上（畢恆達，2003）。 

如此男 / 女、陽剛 / 陰柔、異性戀 / 同性戀的二分思維，也導致人們忽略個

體間的殊異性，因此而強化的性別刻板印象，也解釋了在校園中、或社會各角落

中，陰柔氣質者常受到社會異樣眼光的原因。 



從認同困惑到認同比較 
 

小學時，我便察覺到我的個人特質與班上男同學的差異。 

當下課鐘響、老師說出「下課」兩字後，這些男孩們便迫不及待的衝出教室。 

而我則是寧願留在教室內，跟教室內的女同學聊天、或者找老師說話。 

而體育課時，我總是那個做完暖身操後，就跟女同學一起，躲到樹蔭底下休息、或在

操場周圍散步的男孩。我成了男生世界中的邊緣人，與他們格格不入。 

男同學們說，「啊，那個劉哲夫都跟女生混在一起，他沒有雞雞」、「娘娘腔不要靠近

我」，或者學我較輕柔的動作。聽到這些話時，我總是急於反駁，或者哭著跑去找當

時還在同一個學校，大我三個年級的姊姊哭訴。而當我帶著哭紅的眼睛回到教室時，

免不了又是一陣嘲笑。 

 

後來姊姊升上國中，我在學校裡頓時少了一個依靠。我開始感覺，我必須要自己「堅

強」起來。這裡的堅強，並不是指擦乾眼淚、堅定看待自己的性別特質那種堅強。 

而是「只要跟別人一樣就好了吧？」這種堅強。於是，我開始參加躲避球比賽、打籃

球，又或者對於稱我為娘娘腔的人施以暴力。 

一開始似乎蠻順利的，但我一直感覺我的內心有著嚴重的衝突。 

我覺得那不是我。 

 

國小五年級時，發生了一個關鍵事件。那段期間美術課要進行鐵板畫的作業，以鐵釘

及鐵鎚在薄薄的鐵片上創作。我的美感創作能力沒有很好，因此在過程中屢受挫折。 

 

某次上課，我有個問題去請教老師。老師說了一次後，我還是不懂，我再次發問。這

時候，老師聲音較大，而我可能也因此嚇到了，眼淚便掉了下來。 

突然間，老師以全班同學都聽得到的音量，大聲的說：「劉哲夫，你是男生耶！你以

為哭就有用嗎？碰到什麼事情都只會哭哭哭，哭了你就會得到你要的東西嗎？……」

之後老師一連串的話，我已經不記得了。這幅鐵板畫，我到今天還掛在房間牆上。 

因為它提醒了我，老師的一句話，有多大的影響。 

「男生 = 不能哭」、「男生 = 堅強」的連結，就在那短短 30 秒內，釘在一個國小五

年級學生的心上。 

 

國中階段，我持續以陽剛的外貌面對周圍世界。在學校，我拉女

生的肩帶（我在此向這位同學致歉）、我說髒話、我偶爾暴力對

待公物。而運動一向是別人覺得我不夠陽剛的部分，因此即便發

現了足部有先天性的疾病，我還是每天在腿上綁鐵塊，希望能鍛

鍊腿部的力量，好參加運動會的短跑項目。 

 

那次的比賽說來好笑，電影中給最後一名的掌聲，在我的世界中

根本不存在，因為那次運動會，在我跑回終點前，下一場比賽的

選手已經在起跑線上了，根本沒有人在終點迎接我。回到班級

區，也只換來同學嘲笑，說「你是男的耶，怎麼跑得這麼慢？」 



走向容忍與接受 
 

直到今日，我仍然很感謝我高中、大學階段所遇到的同儕及老師，以及我的家人。 

若沒有他們在我的生命中出現，我可能至今無法正視自己的特質。我就讀的高中，雖

是男女合校，但卻是男女分班。在入學一、兩個月後，我意外的發現，雖然我處在一

個全為男生的環境中，但我不需要特別掩飾些什麼。最明顯的是聲音，即便過了變聲

期，但我的聲音在男性中，是相對尖銳高亢的。但我不需刻意壓低、壓扁我的聲音，

反而可以自由的說話，甚至因此而通過層層篩選，擔任學校司儀。 

我的老師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：「不要因為自己的不同，而覺得對不起別人。」 

這句話成為了我轉變的關鍵。我開始正視自己的特質，例如纖細的人際互動、輕柔的

動作、甚至身上的裝飾品（戒指、手鍊）等。我也不再刻意追求那些傳統上定義為

「陽剛」的行為，漸漸的，我找到自己的定位。 

 

接受與驕傲 
 

大學階段，受了性別理論以及各種批判社會學的洗禮，開始認知到性別氣質的多元。

從 1980 年代以來的婦女、性別運動浪潮，也對我的成長有著正面的助益。即便性

別刻板印象仍在，但至少在個人的對抗過程中，能有鉅觀尺度的力量，支撐著我的成

長。時至今日，我才能很驕傲的說：「我是一個娘炮。」 

 

力量，來自於自己，但這個世界可以給彼此更多力量：代結語 

黃俊昌（2013）的研究，提出了陰柔特質男性的因應策略。分別為直接回應性別偏

見的行為因應（如攻擊性反擊與自我肯定的回應）、防範性別偏見發生（如隱藏、改

變外顯表現或特徵、迴避、討好、忽略、補償）、求助、及重新建構理解等。 

這些策略與我成長的經驗不謀而合，例如：肢體攻擊稱呼我為娘娘腔的人（直接回應

性別偏見）、嘗試改變自己的外顯行為（防範性別偏見發生）、老師的言語鼓勵及同儕

的支持（求助）、性別平等觀念的建構（重新建構理解）等。 

終其一生，我們都在尋找自我認同，也都在跌撞中長大。 

然而，危險因子如憂鬱情緒、負向同儕關係等，具有累積效果（黃昱德，2014）。 

性別氣質不同的學生，因為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而在校園、社會中成為嘲弄揶揄的對

象，無形中也增加了這些學生們的危險因子，讓成長更為艱難。 

 

性別氣質本就有個殊性，即便在教師群體中，性別氣質的差異一樣存在。若我們能讓

每一位學生及教師看見多元的可能，而非落入傳統的二分架構中，便能看見並珍視自

己的不同，進一步尊重彼此的差異。 

在我的故事中，對我造成影響的，往往都是簡單一句話。 

校園內的性別平等教育實施對象不只是學生，更可以是每一位教職員工。 

而在教學工作的推動上，除了協助學生強化自身的復原力（resilience）外，我們期待

性別平等教育的落實能作為一張安全網，接住那些還在困惑階段的孩子、或者因性別

氣質而苦的教職員工，讓他們有機會越來越強壯，在友善的環境中找到自我認同，並

為自己的成長而感到驕傲。 


